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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为什么会加
盟《披荆斩棘》第二季？

杜德伟：其实节目第一
季已经向我邀约，但那个时
候我儿子要报考小学，我觉
得应该把时间给家人，留在
儿子身边，陪伴他去面试。

今年，小孩读书的事宜都
安排好了。第二季开录之前，
我把家人都带来内地，大家一
起度过了一段非常亲密的时
光，就好像全家人送我来“上
学”。录制启动后，我开始工
作，太太也陪着小孩回香港念
书了。所以，今年的时间刚刚
好，我不能再错过。

羊城晚报：上节目之前
做了哪些准备，健身或练普
通话？

杜德伟：哈哈，我觉得我
的普通话还行，可以沟通，这
就足够了。我没有特意准
备，因为我习惯保持好的状
态：平常坚持运动，该休息就
休息，吃健康的东西，也有不
断地练歌，跟家人相处能给
我很多能量。参加节目之
前，我在舞蹈部分下了一些
功夫，毕竟有一段时间没机
会碰了，还请了老师定期上
课。这非常有用，因为节目
里唱跳任务很多。

羊城晚报:那么多人一起
过集体生活，你会有压力吗？

杜德伟：只有开心，没有
压力。一方面，很多“大湾区

哥哥”我都认识很久了；另一
方面，我很喜欢交朋友，也没
把自己当成一个老前辈，跟
年轻人沟通不会有代沟。进
组的时候，我的心情非常好，
因为我知道我将会认识很多
新朋友，也能跟一些老朋友
有很多的时间相聚。

羊城晚报：你带着一把
1957 年产的格雷奇限量吉他
参加节目，一下吸引了很多
目光。能分享一下这把吉他
背后的故事吗？

杜德伟：这把吉他我念
书时就非常喜欢，梦想着拥
有一把，但那个时候没有钱，
真是买不起。后来我出道工
作赚钱了，1990 年我第一次
去伦敦，在一条满是乐器行
的街道上溜达，在其中一家
店里看到了，进去谈了一下
价钱，老板打了一个折，我咬
咬牙就把它买下来。然后我
把它带回香港，常常拿出来
把玩，它已经陪了我30多年。

羊城晚报：现在节目播
出好几集了，你觉得自己有
没有达到“被年轻观众记住”
的小目标？

杜德伟：我一直在努力
完成节目里的任务，这些任
务真的非常难，所以我没有
太留心外界的反应了。但我
遇见的路人和粉丝，的确对
我热情了很多，这让我很开
心，这样就足够了。

羊城晚报：目前，你对自
己的哪个舞台表现最满意？

杜德伟：我不想说满意
不满意。我们真心真意地面
对每一个舞台。每次彩排
时，我都觉得非常好玩、非常
新鲜，能跟很多刚认识的、不
同年龄层和不同领域的伙伴
合作，是一个很特别的经
历。表演过后，我还会因为
担心没有机会再跟他们合作
而有点失落。所以，每一分
每一秒我都非常珍惜，我对
每一个表演都付出了很深的
感情。

羊城晚报：大家各有所
长，唱跳圈、摇滚圈、演员圈、
器乐圈……你跟哪个圈最合
得来？

杜德伟：哈哈，现在都没
有区别了！因为唱跳组也要
玩乐器，说唱歌手也要跳舞
……在《披荆斩棘》里面，不
管你哪里厉害哪里弱，你都
必须面对每一个挑战——不
只是把你最厉害的招数拿出
来，完全不会的部分你也要
去学习，然后去表演，不能害
羞！我们现在个个都被训练
得很厉害，每一个人都好像
什么都会！

羊城晚报：你解锁了哪
些新技能？

杜德伟：有两项是我从
来没有做过的，一个是说唱，
另一个是低音提琴。虽然我
是玩吉他的，但低音提琴我
没接触过，它不是拉的，而是
用手弹的，我弹到手指都起
泡，甚至流血。我一直在练
习，一定要达到一个可以在
舞台上演出的水准！

羊城晚报：你来之前知
道 自 己 是 年 龄 最 大 的 一 位
吗？会不会有一点包袱？

杜德伟：这样不行。不
能把自己的年龄放在前面，
这样交不到朋友。我很害怕
别人把我看得很大，所以进
组后，我就把内心里的青少
年拿出来。当然练习的时候
真的蛮辛苦，因为我不是三
十几岁了，但我始终保持大
家平起平坐的心态。

羊城晚报：仁科每次见
到你都要感叹“他跟我爸爸
同样的年纪，但是他头脑清
晰、手脚灵活”。你听了作何
感想？

杜德伟：哈哈哈，现在不
会了！他认识我以后把我当
兄弟，有时候还把我当弟弟
一样照顾。

羊城晚报：有没有保养
秘诀可以透露一下？

杜德伟：真的没有！可
能我的成长背景让我的心态
很年轻。我从小就是家里最
小的，入行后也得到很多人
的疼爱和照顾。结婚以后，
尽管我太太比我小24岁，她
也非常细心和贴心地照顾
我，包括我的岳父岳母，其实
我的年龄跟他们差不多，但
他们还是把我当小孩。

我哥哥是健身教练，在
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就教我
吃营养的东西，注意作息，
让我有一个健康的理念 。
多年来，我不抽烟不喝酒，
多喝水，日积月累，整个人
看起来就会比较有朝气、比
较年轻。

羊城晚报：大家都照顾
你，你也心安理得地去依赖
大家，你似乎是一个安全感
很强的人？

杜德伟：当然，我也遇过
一些不诚恳、虚伪或者想伺
机从我身上得到一些什么的
人，但我还是没有放弃对人
的纯真，很容易相信别人，但
我太太会帮我把把关。

羊城晚报：你在节目里
每逢纠结的时候，就要打电
话向太太汇报一下，这蛮可
爱的。

杜德伟：也不是“汇报”，
而是寻求建议。我太太跟我
的想法很接近。每当我有疑
惑时，她通常都能够给我一
个很客观的意见，而且一定
会是我非常认同、也能够施
行的一个意见。

羊城晚报：这也太幸福
了吧！

杜德伟：的 确 是 有 一
点！哈哈。

羊城晚报：过了知天命
的年纪才结婚生子，你的人
生节奏比大多数人都要慢，
为何可以这么从容？

杜德伟：我觉得很多事
情都计划不来。我很年轻
的时候也想过自己 35 岁左
右结婚，40岁之前生小孩。
中间谈恋爱失败了，后来觉
得一个人过也不错，就空窗
了好久。

爸爸妈妈去世之后，我
觉得自己真的需要有一个家
庭了。那个时候我已经过了
40岁。48岁时我认识了我
的太太，50岁就结婚了。结
婚以后，我们两人世界过得
非常开心，到处旅行，婚后差
不多5年才生了小孩。在没
有计划的情况之下，一些目
标就达成了。我觉得，到现
阶段，我的人生是非常圆满
的，可以说是完美。

羊城晚报：没有什么遗
憾吗？

杜德伟：爸爸妈妈在我
结婚前就去世了，这是一个

遗憾。现在，我把孝顺爸妈
的心完全转移给我的岳父岳
母。我原本的家庭是一家四
口，现在除了我哥哥，我还多
了四个妹妹，一个弟弟，还有
岳父岳母、妻子儿子，我觉得
我很幸运、很幸福。

羊城晚报：男人至死是
少年，“养妻活儿”这件事情
有让你真正成熟吗？

杜德伟：我觉得是爸爸
妈妈的去世让我真正从男
孩变成男人。没有他们让
我依靠和诉苦，我必须要再
有一个家，才有人跟我去聊
一些掏心掏肺的内容。这
意味着我必须要成为一个
丈夫和一个爸爸。也是从
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必须
要靠自己了，要去当一个真
正的男人。

羊城晚报：听温兆伦演
唱《一生何求》，你在台下眼
泛泪光。你预计会在节目
里哭几次？

杜德伟：不会哭得比别
人多，也不会哭得比别人
少，哈哈。到了现在这个年
纪，有了很多人生历练，我
变坚强了，但我没有变得麻
木，我的情感依旧很容易被
触动到。

羊城晚报：你是个感性
的人吗？

杜德伟：其实我不容易
哭，但这次和大家相处，总会
被一些兄弟情、师徒情打动，
很容易就哭，因为这些都会
让我突然间有一种亲情的感
觉。一碰到亲情，我就会很
感性，这是我的软肋。

羊城晚报：你特意在《红
云袍》舞台中复刻了《第八号
当铺》中韩诺的角色，很多内
地观众也很喜欢这部剧，这个
角色对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
意义？

杜德伟：韩诺是一个不用
怎么演又很帅的角色，因为在
故事设定中他没有感情。但
整个故事内容又非常有趣，很
容易让每一个人把自己代入
进去，因为现实生活中，每个
人都会有一点贪心或执念。

韩诺是我作为演员的代
表性角色，很多演员可能做了
很久，都没能遇到一个这样的
角色，这一点我很幸运。

羊城晚报：当初是怎么说
服导演用你的？

杜德伟：我没有说服导
演，是陈俊良导演来找我的。
导演说他想要找一个“活了
200 岁，但还是有赤子之心”
的人，他觉得那个时候的我虽
然已经 40 岁，但看起来很年
轻，演韩诺比较有说服力。

羊城晚报：又 唱 又 跳 又
演，早一辈的香港艺人大多多
栖 发 展 ，而 且 演 艺 生 涯 都 很
长，你们有什么秘诀吗？

杜德伟：我出道那段时间
香港演艺圈非常繁荣，每年都
有很多电影、专辑面世，而且
尽管是一个只有几百万人的
小市场，但很多专辑都能卖个
满堂红，电影也很多人看。圈

里每一行都能赚到钱，大家自
然会拍更多的好作品回馈观
众。我们做艺人的，也获得了
很多工作机会和发展空间，积
攒了很多作品。我觉得是良
性的互动造就了多赢的局面。

现在的情况不一样，虽然
市场非常大，但竞争也很大。
作品非常多，但可能一个星期
一首新歌就销声匿迹了。这
确实很难，我如果是现在才出
道，可能也不会有这些成就。

羊城晚报：如果杜德伟是
这个时代出道，他该怎么样搏
出一片天呢？

杜德伟：我这个人傻乎乎
的，有时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
情，然后靠一腔热情认识了很
多同类，大家齐心协力去创作
一些东西。这些心意会发酵，
大家会感受到作品里的真心，
会被感动、会喜欢。

我觉得，对于新人来说，
做事必须保持真心真意，其他
就交给命运，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是为了名利进入这个行
业，就算运气好能出位，可能
演艺生命也不会太久。

羊城晚报：“真心真意，然
后交给命运”，这很符合郑钧
对你评价。他说你是“一个极
其松弛的人，像水一样，活得
放松又有大智慧”。你的松弛
感是怎么修炼的？

杜德伟：啊？郑钧老师这
样说我吗？这分明也是我对
他的看法！我有幸曾跟他结
盟，我觉得对他来说，所有的
问题都不是问题，因为他的思
考力太强了。其实，多年前我
们见过面，但没有深交。现在
在命运的安排之下，有机会一
起合作，我觉得非常难忘，有
种“同类相惜”的感觉，而且他

们的舞台《忽然之间》《白鸽》
都是我最喜欢的。

羊城晚报：录制到现在，
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杜德伟：每天都过得很快
乐很难忘。我们现在已经录
到第五次公演了，有一天跟导
演组开完会后，我跟麦克走出
来，在楼上往一楼看，那里空
荡荡的。突然很多画面在我
眼前跑出来：大家在下面聊天
吃饭、开玩笑，有人打篮球、有
人玩滑板……那一刻，我知道
大家很快就要跟这里告别了，
突然好舍不得，开始有些离别
的伤感。

羊城晚报：节 目 结 束 之
后，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杜德伟：想回香港看我
儿子，我已经两个多月没看
到他了。

羊城晚报：未 来 你 会 多
点 出 来 工 作 ，还 是 继 续 以 家
庭为主？

杜德伟：对我来说，现阶
段家庭是第一位，然后才是工
作。这不代表我不爱我的粉
丝，我也非常爱他们，他们非
常支持我，对我不离不弃，写
很多信给我。我相信他们也
会支持我以家庭为重，大家都
是爱屋及乌的。

羊城晚报：已经拥有了自
己认可的完满人生，如今，你
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杜德伟：最大的心愿，就
是希望我儿子能够乖乖听话、
长大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
的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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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观众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见到杜德伟了。“请
给我多点特写”，因此，初入组的杜德伟便向节目组提
出了这个小请求。久未露面的他格外期待年轻观众的
认可：“这是我突然间蹦出的想法。台下很多年轻的观
众可能不认识我或者对我不熟悉，我希望他们可以看
清我的样子，也希望他们能够喜欢我，把我记住！”

“坦诚交往”“开心玩耍”“帅气演出”，进组之前，杜
德伟认真地给自己定下了“披荆斩棘之旅”的三个宗
旨。在他眼中，坦诚交往，才能够交到真正的朋友；节
目里有很多真人秀的部分和好玩的游戏，玩的时候一
定要放得开，这样才有趣。而“帅气演出”则要求他在
练习时全力以赴，“要练到挥洒自如，才能够在舞台上
拥有十足的帅气”。

杜德伟的音乐审美离不开家庭的影响——父亲曾
是乐队领班兼鼓手，母亲张露年仅 13 岁便凭借一首《你
真美丽》红遍大上海，移居香港后，一曲《给我一个吻》
更成为留名华语音乐史的经典之作。父母不仅给了杜
德伟良好的音乐天分，更给了杜德伟一个温馨的家。
父母亲去世后，“亲情”成为最能激发杜德伟内心情感
的触动点。

1985 年参加第四届“华人新秀歌唱大赛”获得金奖
并出道，杜德伟随后开启了自己“兼收西方音乐风格，
又保留华语音乐特色”的音乐历程，《影子舞》《信自己》

《钟爱一生》《拯救地球》《情人》《无心伤害》等金曲传唱
一时。2004 年，已迈过不惑之年的他又因电视剧《第 8
号当铺》中的韩诺一角和主题曲《黑色契约》，再次红遍
华人世界。

谈及自己闪光的履历，杜德伟将其归结为香港演艺
圈黄金时代的红利，同时也强调了“从内心出发”的重
要性。关于未来，他表示“照顾家庭仍然是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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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好久不见！”当杜德伟亮相《披荆斩棘》第
二季那一刻，很多观众从心底涌起了这四个字。

人生六十，起起伏伏，这位曾在歌坛叱咤一
时，如今把家庭摆在第一位的歌者，对周遭事物
怀揣着一份怎样的心境？带着这份好奇，羊城晚
报记者前往长沙探班，独家专访被张学友、梁朝
伟异口同声称赞为“完美”的杜德伟，听他讲述
自己对节目的所思所感、对舞台的热爱执着、对
亲情的依赖眷恋和对世事的从容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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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岁的杜德伟身上看不出太多的岁月痕迹

在舞台上复刻《第 8 号当铺》中的经典形象

独家独家
专访专访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